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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基

丝丝细雨，鹅黄报春，阳春三月的弱弱柳
絮有些凋零。幸而青翠四起、岚山似墨，忽而远
近飘来草香，微微湖浪之声清远悠扬，似古人
深情表述真玉相扣之声。

跟随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环太湖之
滨，漫漫梳理考古学文化中的马家浜文化、崧泽
文化和良渚文化确是一种清新的感受。在君侧，
儒风徐徐，如步入艺术考古之杏坛，又如重登舞
雩坛。关于舞雩坛的记载，是春秋孔子时期以来
最为另类的心灵鸡汤。此坛本是当时国君向天
祈雨与自责的高台，因孔子在此问学生志向时，
弟子曾皙回答：只愿阳春三月，身着春服，与五、
六友人带上六、七孩童，到沂河戏水，登舞雩坛
沐浴春风，欢歌而返，并无其他志向！令孔子感
叹：“吾与点也”。

眯眼闪望车窗外，如此曼妙的语境不停地
更新变换，而车内的话语却停留在一个主题：
考古学文化语境中的古玉。

有学者针对史前玉器文化做了六大板块之
说：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
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虽不能代表史前玉器

的全貌，或可称为史前玉器文化的核心所在。类
型学上相互传承，相互影响，相互独立；器型学
上各有所创，各自表述，各有千秋。古玉有生命、
有个性、有等级与秩序，还存在各自表述的组合
功能。天地人，神巫王各司其职。孔子当年哀叹
周礼日下，提出三畏：“畏天地，畏大人，畏圣人
之言”，即为周礼挽唱。

若谈古玉，不得不提叶舒宪。他的《玉成中
国》丝丝入扣。受舒宪兄之邀，我在沪开完文学
人类学年会后，立即进入考察，重中之重是良渚
文化的玉器。为何良渚玉器如此令人不可怠慢，

令人不可小觑，令人不可不投入，甚至考古前人
为探清深不可测的考古材料，不惜身家长短、青
春年华、功名利禄、合家团圆？

有学者评价良渚玉工天下第一。真正上
手摩挲观察其工艺细微之处，会有更深刻之
感。本来古玉做工随文化差异、族群传统和王
族对天地神灵的认知而曲直有别，但良渚玉
工胆大心细，治玉极为严谨，用料专属王权，
专人拣选、专人护送、专用通道、专人设计，甚

至专人用一生祔祀治玉。良渚玉琮自出土始便
震惊历代学界，评价之多，表述之广，学术之差
异，功能之庞杂无奇不有。

礼器之说自然毫无问题。“苍碧礼天，黄琮礼
地”，天惟神阙，地惟祖宗。以灵玉祭祀祖宗便是
玉琮。良渚文化是复杂化的分层级祭祀。甲骨文
中家中有猪为家，家中有串起来的玉璧即为玉
琮，这就为“宝”了。可以想象良渚人家室中供奉
玉琮，一来祭祖，二来为宝。墓葬中的故人随祖
先而去，是带玉琮为伴随祖先表示孝道与敬意。

遥想当年江南水乡，高台林立，史前遗址
相互叠压，考古学文化中名门显赫。近 8000 年
历史的河姆渡文化，人工驯化栽培水稻，使之
成为联合国首肯的世界四大粮食原产地之一。
7000 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
头骨置于陶器内的极特殊葬俗，为世界考古
界、学术界留下难解的课题。6000 年前承上启
下的考古学宠儿崧泽文化，有学者称之为良渚
文化的母身，分子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最
新证据表明，其或为 4300 年前出走良渚古城

的夏人祖先。

我曾盲目地幻想，如果 5300 年前建造良
渚古城的族群不是百越人，而是海岱地区的东
夷人，那么最后放弃良渚古城的，是来自渭水
支系漆姓防风氏的后人汪芒氏吗？良渚古城的
地貌多么类似古人语境中的一汪之地呀，茫然
出走古国的竟然是可能会被证实的夏人祖先！
他们或走进了龙山古城？又走进了陶寺古城？
在进入二里头古城完成了从夏族、夏民族、夏
城邦、夏王朝、夏代和夏文明伟大历程的演化。

华与夏的完美融合，在天地之间的祥云之下，
在五星出彩的东方架起了彩虹。

说到玉牙璋，不能不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邓聪教授。他超乎常人地精心对待每一件出土
的玉器，将象征正统夏王朝标准礼器的牙璋制
作了出土示意图，证明了牙璋出土的迹象和遗
址，在 4000 多年前已经布满几乎中国的版图。

在文学人类学的口传历史中，大禹治水的
历史功绩不容置疑，环太湖区域多有民间传说
和后人相传建造的遗迹。大禹的历史形象有为

天下百姓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誉。他
或许早有定天下为九州的抱负和阳谋。他运筹
帷幄，算尽天机，召集天下诸侯治水，诱杀东夷
人领袖防风氏，使夏族的势力向东远扩了一大
步，这一大步逐渐改变了夏城邦向夏王朝的演
进。有学者评价说，玉牙璋器型的扩张，就是东
夷人的特殊贡献。

此行考察之中，每到一地，或遗址、或博物
馆、或台地之上，我思考最多的是族群与文化
的关系。考古学文化以发现地命名，而在发现
地出土的材料不一定是这一支考古学文化的
最高等级形态。是哪一支族群创造了以地理隔
离为瓶颈的考古学文化，这支文化又在异地经
营、发展、迁徙、融合，演化成新的考古学文化。

这是族属认同呢，还是文化认同呢？这是研究
文明起源和文化发祥的重要核心问题之一，那
么考古出土材料中的人骨就是重中之重。

传统的田野考古是核心、是基础，不可偏
废。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和分子学考古是关
键，加上新技术考古是未来考古学的必然之路。

多年以来，我每到一处博物馆或考古工
地都强烈呼吁多留存优质骨骼材料。不远的
将来，它们将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献
学、社会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中愈发
重要。

良渚古玉寻踪

本报记者张逸之、李慧颖

草长莺飞四月天，南方山区小县德化时晴
时雨，恼人的晚春如期而至。

午后，64 岁的老窑工吴清芳娴熟地修出茶
壶陶坯，细腻的瓷土不断从他指间滑落。眼看天
又阴了下来，他愀然不悦。拉好的瓷坯迟迟不
干，烧窑的日子又要后延几日了。

蔡径村位于福建泉州德化城郊，四周青山
延绵不绝，风景秀美。顺着曲曲折折的小路进
村，一座红砖黛瓦的古窑依山而建，窑口上方的
牌匾上写着三个大字“月记窑”。这里保留着一
种现今已极为罕见的传统陶瓷烧制方式——— 薪
火龙窑。

月记窑长 43 米，每月烧一次，一窑可烧 2
万个茶壶。吴清芳 19 岁便到月记窑制瓷烧瓷，
大半生与古窑相伴，他深为心安。

400 年来，月记窑薪火不灭，它和散落在德
化境内的 200 多个古窑遗址一道，见证了德化
白瓷的辉煌历史。千百年来，一件件温润如玉、
明净典雅的瓷器从德化烧制出来，沿着贯穿古
今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全世界。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
盛赞：“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
(德化戴云的音译)，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

德化是民窑的典型代表，与江西景德镇、湖
南醴陵并称中国“三大古瓷都”。德化陶瓷以
“白”见长，瓷雕技艺享誉天下，早在宋元时期就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被誉为
“中国白的故乡、瓷艺术的摇篮”，被列入国家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历经岁月磨洗，德化白瓷历久弥新，传统瓷
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并蒂开花，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这座赓续
千年的“陶瓷世界工厂”，再度绽放出迷人的东
方魅力。

世界的“官窑”

德化是千年古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
北部，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建县，取名“德化”，
有“以德化民”之意。北宋时期，首任县官刘文敏
曾撰联“德风吹草绿，化雨润花红”佐其意。

德化境内山脉连绵，森林密布，平地极少。
“闽中屋脊”戴云山绵亘全境，大部分地区海拔
逾 700 米，戴云山主峰海拔 1856 米。清代诗人
姚鼐在《宿德化县》中曾感慨：“大壑连阴霭，中
天峙碧峦。夜潮千嶂闭，明月九江寒。”

但大自然也给予了德化独特的眷顾：丰富
的“高岭土”是制作陶瓷的优质原料，大量的松
木成为烧制瓷器的绝佳燃料。两条主要河流分
别通往港口城市福州和泉州，便于德化白瓷行
销全世界。

“村南村北春雨晴，东家西家地碓声”，在唐
代德化诗人颜仁郁笔下，全村老少制造陶瓷的
场面生动再现；“傍人莫怪山间静，茶满瓷瓶酒
满樽”，瓷瓶装茶的社会风貌，反映了当时陶瓷
业的兴盛。

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
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
遗址。全县目前已发现的自唐至民国的窑址达
238 处，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坡长达 57 米，
共有 17 间窑室，出土 6790 多件瓷器。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 3700 多年前，这里的
人们就学会了制陶。夏商时期，德化出现了原始
青瓷制作。唐末五代，德化陶瓷已初具规模，编
纂了世界第一部完整的陶瓷专著《陶业法》，并
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陶瓷工厂规划设计图《梅
岭图》。

宋元时期，德化瓷产品以青白瓷为主，随着
泉州港的崛起，德化陶瓷大量外销，成为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于广东海域打捞
的“南海一号”出水 13000 多件外销瓷器，其中
大部分为福建德化窑白瓷与青白瓷。

明代，德化陶瓷烧制技艺达到巅峰，所生产
的白瓷瓷质致密，白如凝脂，被誉为“象牙白”，
诞生了何朝宗等工艺大师。他创作的形态各异
的观音，在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中被奉为神
物至宝，流传到欧洲后，送子观音造像曾一度被
误为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耶稣。

被法国人称作“中国白(Blanc de Chine)”

的德化白瓷，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竞相追逐的奢
侈品，他们极力研究、仿制德化陶瓷。波兰王奥
古斯都二世不仅大量购买，还下令仿制。

1708 年，德国炼金术士伯特格尔仿制出第
一件白瓷。1710 年，德国梅森建立了欧洲第一
家瓷厂，开启了欧洲长达 300 多年的制瓷史，给
欧洲乃至世界陶瓷业带来了深远影响。

清代，花式丰富、画面活泼的青花瓷成为德
化窑生产的主流，产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以及
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各地。“泰兴号”沉船发现的
35 万件德化青花瓷器，进一步证明德化瓷的生
产和外销在清代达到鼎盛时期。

清末，德化瓷业走入低谷，但少数艺人坚持
创作。其中，苏学金创作的《捏塑瓷梅花》在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
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在英国、日
本等地举行的博览会获得金奖。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益于西洋工艺瓷的
大量出口，德化陶瓷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说，自宋以降，
德化陶瓷就大量出口，从古代的粉盒、军持及西

方宗教用品，到现代的西洋工艺瓷，都深深印上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烙印。而且在国外的影响
力远胜于国内。“虽然德化白瓷在中国是民窑，

但在欧洲深受皇室贵族喜爱，可以说是世界的
‘官窑’。”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手
工艺理事会授予德化目前全球唯一的“世界陶
瓷之都”。

传统技法遭遇当代艺术

德化城区人多地少，传统的柴烧窑被电窑、
气窑取代后，无论是生产日用瓷、工艺瓷的工
厂，还是艺术家的作坊，都隐进一座座五六层的

小楼里。
在这片以白瓷著称的土地上，艺术瓷雕百

家争鸣，包括诞生了陶瓷大师许友义的许氏家
族。出生于 1969 年的许瑞峰，是许氏瓷塑第六
代传人。靠着对传统艺术瓷塑的传承和坚守，许
氏瓷塑这块金字招牌经久不衰。

在他的“泰峰艺术馆”，二楼是许家七代人作
品的展示空间。季春的雨，说来就来，豆大的雨
滴打在一楼天井的小池塘里，惊得池中锦鲤四
散游去。许瑞峰招呼客人一边喝茶，一边听雨。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许父创办了陶瓷作
坊，许瑞峰白天在国营瓷厂上班，晚上回家接着
干活。彼时西洋工艺瓷飞速发展，但他坚守传
统。在他看来，德化陶瓷传承千年，立足于世的
还是瓷塑技艺。“离开传统的瓷塑技艺，那还叫
德化白瓷吗？”

30 多年的匠心耕耘，许瑞峰的作品深得收
藏家和博物馆青睐，他也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说，传统技法
还有很多值得揣摩和提升的地方，而并非“已经
走到尽头”。

在德化陶瓷艺术圈，同样身为名门之后的苏
献忠是一个“异端”。清末民初，乱世中的苏学金创
办了蕴玉瓷庄，如今已传到第四代掌门人苏献忠
手中。

鸭舌帽、皮夹克，光在衣着上，51 岁的苏献
忠就迥异于常年粗布马褂的传统瓷塑艺人。在
父亲一手打拼出来的厂房里，他的工作室摆满
了艺术理论书籍和令人匪夷所思的作品：用白
瓷烧制的蜻蜓，翅膀薄如蝉翼；一沓沓蓬松起皱
的瓷纸，像是被水泡过的书。这些前卫而大胆的
作品，简直是对传统瓷雕的离经叛道。

出身名门世家，苏献忠深得父辈真传，到了
上世纪 90年代末，他捏的罗汉已小有名气。“突然
有一天我想，我才 30出头，难道一辈子都要捏罗
汉吗？”

1997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到德化办进修班，苏献忠第一个报
名。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现代艺术理念，开始思
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很多传统的白瓷艺人都是苏献忠的前辈，
因此他早期的叛逆也不敢过于张扬。2009 年，
一批西方陶瓷艺术家到德化交流创作，在这些
现代作品的映衬下，他的作品——— 一名传统仕
女坐在棺材上——— 显得并不过分，他的“异端”

行为也逐步为圈子接受。
“如果现在还固守传统的观音造像，只能叫

抄袭传统。你看现在西方还有满大街的蒙娜丽
莎吗？”苏献忠说。

2016 年，他用陶瓷创作了《纸》，开始从纯
粹的雕塑转到抽象艺术。他说，观念性的、抽象
的艺术跟西方人思维模式接近，而不是具体的
器物或人像。“我想我找到了跟西方现代文明对
话交流的方式。”

2018 年，《纸》系列作品被英国国立维多
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他成为最有影响力
的现代德化白瓷艺术家，作品多次在欧洲展出。

但在骨子里，他一直没离开过传统。他的《纸》
系列作品，用的是德化传统薄胎技艺；他招的 5个
徒弟，正努力学习传统的宗教造像技艺。明代雕塑
家何朝宗创造的一系列技法，特别是以圆为主的
衣纹线条，也一直传承至今，是每个德化陶瓷艺人
必备“技艺”。

“《纸》系列只是一个起点，用传统技法能呈
现出什么样的当代艺术，德化白瓷艺术还有无
限的可能。”苏献忠兴奋地说，畅想着用 3D 打
印等现代科技探索德化陶瓷新的可能。

千年的“海丝”基因，让德化人身上充满海
纳百川的精神。正是这份自信与包容，让延续千
年的德化白瓷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激荡出
全新的艺术火花。

明清时期的碗底，借助当代工艺烧制的碗
身获得“重生”；八个白瓷花瓶上稍加装饰，讲述
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在德化博物馆二楼，展出的
是另类的“中国白”。
自 2017年以来，德化连续举办“中国白”国际

艺术家驻地项目，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到德化驻
地创作，他们以德化瓷泥为原料，结合异国文化
和现代艺术理念，拓展白瓷艺术创作的边界。

续写千年“海丝”传奇

“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世世代代的德
化人以制瓷、贸瓷为生，至今，全县一半以上的
人口从事陶瓷业。

每次烧窑前，吴清芳都虔诚地在窑前摆上
水果和猪头，燃放鞭炮拜祭窑神。德化“窑神”是
一位名叫林炳的拱窑师傅，他于 900 多年前发
明的圆拱形大窑炉(亦称鸡笼窑)，不仅将容量
扩大了十几倍，控制烧成火焰也变得更加容易，
烧制出的瓷器更加洁白剔透。

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前的广场，窑工林炳的雕
像巍然耸立。尽管在上世纪 80年代末，耗费大量
木材的土坯窑全部被电窑和液化气窑取代，但他
的开拓精神代代相传，世代以外销瓷为业的德
化，从古至今都引领着世界白瓷消费的潮流。

如今，德化陶瓷主要的出口品类从古代日
用瓷变成了西洋工艺瓷。全球各地的环球影城、

迪士尼的纪念商品、星巴克的“网红”陶瓷杯，大
多来自于中国南方的这个小县。

在 2000多家出口企业中，“顺美”是其中的佼
佼者。常年的外销瓷生意，让这家公司也变得
“洋气”起来。在公司展厅，招待客人的不是闽南
功夫茶，而是咖啡和巧克力。

顺美集团总经理郑鹏飞说，公司根大力
投入研发和设计，严把质量关，在国际市场上
赢得了议价权。

“最初我们做来样加工，到现在我们设计
能力提高了，生产的都是一年以后的产品，真
正做到了引流世界潮流。”郑鹏飞说。

如今，顺美厂区大部分区域向游客开放，
占地 20000 平方米的顺美陶瓷文化生活馆，
从小矮人、白雪公主到艾莎公主，从复活节到
万圣节装饰，各式西洋工艺瓷琳琅满目，俨然
一个奇幻的陶瓷世界。这里不仅成为热门的
工业旅游景点，也是顺美对外展示产品和设
计的窗口。

现代工业的兴起，传统的柴烧技法逐渐
沉寂，只剩下月记窑还保留着零星窑火。但它
从未熄灭。

近几年，随着茶道、香道等“禅意”生活方
式的风行，柴烧技法再次兴起。吴清芳说，窑
炉的柴火从下往上烧，第一个窑目的柴火要
持续烧 2 个小时，才点燃下一个窑目的柴火，
连续烧制一两天，窑里的瓷器便“熟”了。

除了吴清芳做的茶壶，月记窑还烧制洞
上陶艺村创客们的作品。洞上陶艺村，是以月
记窑的柴烧、传统手工制作为主题而集聚形
成的创客工坊。

90 后“创客”许巧梅租下了村头的两间
瓦房，装修一新作为自己的陶瓷创作工坊，展
示着近百件作品。临近月记窑开窑，她便整日
守在村子里，为装窑做最后的准备。

许巧梅说，柴烧窑各个部位受热不均，烧
制出来的茶具器形各异，正是这种“不完美”，满
足了追求拙朴器物的个性化需求。高温熔化的
釉水和柴灰融为一体，掉落在裸烧的陶瓷上形
成形态各异的“落灰”，展现出机器工业产品所
无法表达的质朴美感，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消
费者尤为喜爱这样的器皿。

“去年我一共烧了十窑，订单一直供不应
求，”许巧梅说，“带着柴烧瓷出去参展，每次
几乎连样品都被一抢而空。”为了让产量跟
上，除了在月记窑租窑烧瓷，去年底她还自己
建了个一立方米的小窑，跟着老师傅学烧窑
技术。在社交网络上，她定期更新自己的创作
状态，展示销售最新的烧制成果。

德化县委书记梁玉华说，德化正推动陶
瓷企业在机器、材料、管理实现突破，实现传
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同时注入设计、文
化、科技“三大元素”，实现低端产品向高端产
品升级，推动古老的艺术瑰宝续写千年“海
丝”传奇。

如今，蔡径村已有二十多家像许巧梅这
样的青年艺人所建的工坊，村里的灰顶红砖
瓦房也都改造成了柴烧瓷的艺术展示空间。
古窑薪火不息，来自全球的创客和陶瓷艺术
家聚集于此，等待着每一次窑火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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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德化县洞上陶艺村，陶瓷工匠从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月
记窑中搬出一批陶瓷茶壶。 本报记者宋为伟摄

▲“南海一号”右侧中部船舱位置散落着一摞摞福建德化窑白瓷器和福建磁灶窑绿
釉器。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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